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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旧更替的20世纪初， 中国
学术界诞生了一批贯中西、 通古今
的大师，全增嘏正是其中之一。全增
嘏，字纯伯，祖籍浙江绍兴，自幼随
祖辈和父辈生活在贵州、上海等地。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是清代史学家、

文学家全祖望的后裔。 由于家学渊
源，全增嘏从小就熟读传统经典，国
学功底深厚。

在学术界， 全增嘏以西方哲学
专家和翻译家闻名，并被誉为“中国
英语四大家之一”。 但事实上，他对
中国学术经典的研读丝毫不亚于西
方学术经典。据他的学生、复旦大学
哲学系教授黄颂杰回忆：“他在指导
我们学习西方哲学时， 常常引导我
们注意学习中国哲学。 他家中中国
学术文化的藏书量远超过西方学术
文化的藏书量。他的书桌案头、沙发
椅子上， 少不了随时阅读的中国古
代典籍， 去他家时第一眼看到的常
常是他手中的古籍。 ”（黄颂杰，《全

增嘏与西方哲学》）

全增嘏的西学启蒙也比同龄人
要早。 1916年，天资聪颖的他考入清
华留美预备学堂，那年他只有13岁。

在那里，他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并接触到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
学和文化。他的同学里有后来同为哲
学家的贺麟先生。 据全增嘏的学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姚介厚回忆：

“贺先生生前曾对我忆述， 当时和他
同班的全增嘏年龄虽小却聪慧好学，

熟悉国学，有家学功底，且早就接触
西学，英语能力强，是论辩好手。 ”

“五四”前后，内外交困的中国
社会亟需救世良方， 各种思潮各种
主义同台博弈。 和当时许多年轻人
一样， 全增嘏受梁启超的改良主义
影响很深， 对西方的科学文化很是
着迷。著名哲学家杜威、罗素访华的
讲演， 更加深了他对西方文明的印
象， 尤其启蒙了他对哲学的兴趣 。

“那时我就想用西方的科学文化来
解决一些我们中国的社会问题。 而
且觉得哲学尤其重要， 因为哲学不
只能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 ”（全增

嘏，《谈谈如何学习西方哲学》）1923

年， 结束了在清华园7年的学习，20

岁的全增嘏赴美攻读哲学。 当年他
乘坐的邮轮可谓“群星璀璨 ”，和他
同船的有梁实秋、陈植、顾毓琇 、吴
景超、吴文藻等人。

在美国，全增嘏只待了五年。他
先进斯坦福大学， 仅仅用了二年就
获得本科学位；而后，他又进哈佛大
学，获硕士学位，并修完博士学位课
程，这前后也不过三年光阴。治学如
此高效的理由， 除了全增嘏过人的
天赋之外， 在姚介厚的回忆中也可
以找到答案：“全先生曾说，在哈佛，

他最常去的地方是图书馆。 他经常
带个面包， 在大学图书馆书库内辟
有的小房中一待就是一天。 他说这
样可提高时间利用效率、 方便读到
许多好书。可见，全先生的丰沛学养
是在勤奋求知中获有的。 ”即便身在
美国最高学府， 作为中国人的全增
嘏也同样是鹤立鸡群———他曾担任
哈佛大学辩论队队长， 其深厚的英
文造诣可见一斑。

1928年，全增嘏回到上海。那时
的海归人才凤毛麟角， 上海各大高
校纷纷向他递出“橄榄枝”。 他先后
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大夏大
学、暨南大学等校任教授，主讲西洋
哲学史、哲学概论、英文等课程。 20

世纪30年代，随着远东格局的变化，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兴趣愈发浓厚 。

对于那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来
说，不仅仅是把西方文化引进来，思
考如何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 打破
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西方“独语”的
局面，也是他们的共同理想。 于是，

全增嘏的身影同样活跃在中国的思
想文化舞台上， 他先后参与当时中
国两部最具国际影响的英文学术期
刊———《中国评论周报 》和 《天下月
刊》的编辑工作。

其中，创刊于1935年的《天下月
刊》 是首份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面
向世界发行的全英文刊物。 其宗旨
是向全世界传播中国学人所理解的
中西文化， 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当
时，《天下月刊》 编辑部集结了一大
批留学英美名校的回国青年才俊 。

他们既有丰富的西方文化知识和优
秀的语言能力， 又有深厚的国学功

底； 他们不同于五四时期知识界激
烈反传统的态度， 注重在历史特性
基础上的文化再造。 当时与全增嘏
共事的有吴经熊、温源宁 、林语堂 、

邵洵美、姚莘农、钱锺书等人 ，他们
不仅是编辑，也是撰稿人。 期间，全
增嘏写下了大量诠释中国文化的英
文文章。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此知
之甚少。 但据通读过这些文章的学
者回忆，由于全先生学贯中西，英文
写作水准一流， 这些文章涵盖了中
西文化的诸多面向， 至今都可以成
为大学通识教育的极佳读本。

1938年，《天下月刊》 编辑部整
体迁往香港，全增嘏也迁居香港，继
续担任编辑， 同时兼任香港岭南大
学教授和香港大学讲师。 由于战乱
导致经费短缺，《天下月刊》 被迫于
1941年闭刊。但毫无疑问，这本刊物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
辉的一页 ， 正如有学者这样评价 ，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都力
图学习西方的文化来促进古老民族
的崛起与革新，但《天下 》编者和作
者却以更为广阔博大的文化胸襟与
更为神圣的文化使命感， 架起了一
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黄芳，《试

论?文杂志〈天下月刊〉的文化价值》）

1942年， 全增嘏回到重庆北碚
的复旦大学外文系执教、 并任系主
任，至1956年转入哲学系，历时长达
14年。 期间， 他对外国文学尤为关
注， 特别是对狄更斯的小说情有独
钟。他与他的夫人、中文系胡文淑教
授共同翻译了狄更斯的 《艰难时
世》，这是狄更斯小说中哲理最强也
最难译的著作。 这本译作问世后深
受读者喜爱， 被视为文学翻译界的
典范。不仅如此，全增嘏还对狄更斯
小说创作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由于狄更斯的小说以英国工业革命
的鼎盛时期为背景， 揭露了统治者
资产阶级的虚伪和受压迫者无产阶
级的苦难， 英美资产阶级学者对其
颇有微词。 而他在熟读狄更斯的全
部小说， 并融会贯通西方学者对狄
更斯的评论，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
对狄更斯的看法后， 写下万字长文
《读狄更斯》，对这本小说给出了客观
公允的评价。这篇文字至今仍是狄更
斯研究中的经典之作。尽管全增嘏后
来以西方哲学专长，但他深厚的外国
文学造诣，仍在学术界盛名远播。 （黄

颂杰，《全增嘏与西方哲学》）

在哲学领域， 全增嘏是我国建
立学位制度以来全国第一批、 也是
复旦大学哲学系第一位获得博士生
导师资格的教授。 尽管全增嘏留下
的哲学著述不多， 无法全面展现他
深厚的学术造诣， 但这无损于他在
国内哲学界的地位和声望， 他在西
方哲学史、 现代西方哲学等研究领
域都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 全增嘏
就出版了他首本论著 《西洋哲学小
史》，这是最早的由我国学者撰写的
西方哲学史著作之一。 和许多大部
头的西方哲学史著作相比， 这本不
到五万字的小册子可能会显得有点
“寒碜”。 但是，用黄颂杰的话来说，

“它把二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分期归
派，提纲挈领，讲得清楚明白 ，了然
于心。时至今日，谁要是记住了这不
到五万字的 ‘小史 ’，他可以说是掌
握了西方哲学的‘大要’。 ”全增嘏自
己在导言中也写道，这部 “小史 ”仿
佛是“点心 ”，目的只是在提起读者
的胃口，因为是为一般人而写，所以
尽量避免哲学家们用很多专有名词
“叫人如坠五里雾中”的通病。 “一本
好的入门书是建立在作者对内容的
全盘熟悉和融会贯通的基础上的 。

这本‘小史’很能看出全先生一生做
学问、从事教学科研的特点：融会贯
通，深入浅出。 ”黄颂杰这样说。

何谓哲学？这是学习哲学时一个
最基本而又最不好回答的问题 ，在
《西洋哲学小史》开篇，全增嘏借用美
国哲学家霍金的定义———哲学是对
信仰的批评，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他
说，哲学是叫我们受智慧的指导而不
要被偏见或权威所支配，因此其功用
是在解放思想， 是在改变武断的怪
癖，是在保持人类的好奇心，使他们
求知，以尽自己的天职。 他将哲学分
为三大类： 对宇宙种种信仰的批评，

形成宇宙论和本体论；对知识种种信
仰的批评，形成知识论；对善恶、美丑
等价值方面种种信仰的批评，形成价
值论（包括伦理学和美学）。

在这样的哲学观指导下， 全增
嘏主张当把哲学研究的范围理解得
宽泛些，除了宇宙论 、知识论 ，还应
包括政治哲学、 道德哲学、 历史哲
学、法律哲学、文化哲学 ，因而学习
哲学的同时也要适当学习一些历
史、文学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知识。在
黄颂杰看来， 这个主张是合乎20世
纪初以来现当代哲学发展趋势的 ，

也与中国哲学的实际相符合。 对于
从古到今的哲学发展史， 全增嘏也
从不偏废哪一段。 姚介厚曾将他的
治学思想概括为“贯通古今，古为今
用”，在他那里 ，西方哲学史是前后
继承与变革、 交叠互为影响的有机
思想整体。其中，他特别强调古希腊
哲学是西方哲学之根， 和后来的西
方哲学有割不断的源流关系， 不了
解古希腊哲学， 对后世哲学的研究
也就不易深入。据学生们回忆，他非
常爱读柏拉图对话， 并收藏了好几
个英译本版本供学生研读。

全增嘏贯通古今， 现代西方哲
学是他一生追踪研究的重点领域 。

这也许与他在哈佛的求学经历有
关———20年代初， 英美哲学界掀起
了一股“反唯心主义 ”而主张 “新实
在主义” 的热潮， 在全增嘏留学期
间 ，“新实在主义 ” 的代表人物之
一———著名哲学家怀特海也正好在
哈佛大学任教职。 在 《西洋哲学小
史》中，全增嘏就专列一章论述现代

西方哲学。后来，他也一直想写一本
专门介绍现代西方哲学的著作 ，由
于抗战爆发而最终未能如愿。

1956年，复旦大学哲学系成立，

时为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的全增嘏
转到哲学系， 担任外国哲学史教研
室和逻辑学教研室主任。 1961年，全
增嘏以 “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批
判”的名义，在哲学系开设现代西方
哲学课程， 系统讲述现代西方哲学
各个流派和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 ，

这在当时的高校是绝无仅有的 “首
创”。 这门课程后来在全国学界产
生了很大影响， 并由此奠定了复旦
大学西方哲学研究的基础。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了解现代
西方哲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黑格
尔之后的这一个多世纪以来是西方
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时代 ，是
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激变动荡
的历史时期， 而哲学正是了解这段
人类认识进程一面极好的镜子。 但
在当时， 讲授现代西方哲学需要很
大的学术勇气， 它被公认为是帝国
主义反动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与马
克思主义根本对立，是政治上的“禁
区”。并且，从学术上看，要将黑格尔
之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加
以梳理，进行评论，使之系统化为一
门学科，也绝非易事。 （黄颂杰，《全

增嘏与西方哲学》）

但全增嘏仍然坚守着他对现代
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 给学生授
课的同时，全增嘏还深入钻研罗素、

维特根斯坦、 逻辑实证主义及存在
主义， 并发表一系列颇有深度的学
术论文， 这些领域在当时都是学者
们不太敢涉足的。这一时期，哲学上
的唯物论和唯心论、 辩证法与形而
上学之争被阶级化、政治化，全增嘏
的学术研究自然也难以摆脱这方面
的影响， 但即便是对现代西方哲学
的批判， 他也依然坚持从西方哲学
概念术语、 命题主张的实际含义进
行分析批判， 正如他自己所说，“一
个哲学家建立自己的体系总是有一
定的依据，总是有它自己的‘理’，自
己的逻辑。 要根据这些去看看它们
是否充分有理、是否自圆其说，才能

做到科学分析，以理服人，不能先设
定几条框框， 然后到哲学家的著作
中寻章摘句，结果往往产生片面性，

甚至曲解原意。 ”（全增嘏，《谈谈如

何学习西方哲学》）

20世纪60年代， 受当时的高教
部邀请， 全增嘏开始整理写作西方
哲学史讲稿， 原拟作为全国哲学系
西方哲学史通用教材出版， 在 “文
革”开始前已全部撰写完毕，可惜在
“文革”中全部遗失。 “拨乱反正”之
后，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逐渐解禁。

70年代末， 复旦哲学系成立了现代
西方哲学研究室， 全增嘏兼任该研
究室首任主任， 他继续致力于主编
《西方哲学史》。 80年代初，《西方哲
学史》问世并获全国教材优秀奖，在
学术界影响深远。 复旦哲学系在西
方哲学研究领域也很快取得领先优
势， 全增嘏所发挥的奠基作用是毋
庸置疑的。

对于自己的学生， 全增嘏倾注
了全部的心血。 1962年，教育部正式
实施研究生报考录取制度， 黄颂杰
和姚介厚两人成为他第一次正式招
收的西方哲学研究生。从那时起，全
增嘏家的起居室就是学生的课堂 ，

他的夫人胡文淑先生对此毫无怨
言，反而每次都热情招待。有次她开
玩笑说：“你们这倒像是手工作坊 ，

师傅带徒弟，精工细作啊！ ”全增嘏
回应说 ：“就应该这样学才学得好
嘛！ ”（黄颂杰，《百年复旦哲学园地

的园丁》）

在西方哲学的专业学习上 ，全
增嘏教导学生首先要读懂读透哲学
家的原著，强调阅读中要开动脑筋，

有自己的心得、见识，不能让书中的
“金戈铁马” 在脑海中奔驶一番，什
么都不留下； 他要求学生每个月都
要交一篇读书心得或文章， 并且细
致地评点与批改； 他常说写文章切
忌空泛发议论，务必言之有物、言之

有据， 他说做科研要像海绵善于吸
水又能放水。 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专题时， 他特意安排学生去华东
师大徐怀启先生（娴熟希腊文、拉丁
文）家登门求教 。 他还多次带学生
去南昌路上海科学会堂 ，参加上海
哲学学会有关西方哲学的活动。 由
于全增嘏曾担任过复旦大学图书
馆馆长 ，对图书资料很熟 ，他常常
为学生准备好学习的图书 ，有的是
他从图书馆借的 ，有的是他自己收
藏的，这令学生们深受感动。 （姚介

厚，《从学治学沐师恩》）

在全增嘏看来， 专业英语能力
也是学好西方哲学的必备技能。 姚
介厚回忆说：“记得第一次去先生家
里求教， 他拿出一本英文书指定其
中有关古希腊哲学的段落要我们立
即笔译出来，他当场审改译文。 他关
注我们上研究生公共英语课， 期末
口试时这位原外文系主任竟也突然
临场听考， 外文系的主考老师和我
们两名学生都甚为感动又有点紧
张，幸好得高分没考砸。 他亲自培训
我们的专业英语， 方式就是指定英
文原著中某部分让我们当场口译 ，

他给予校正， 一并训练了阅读理解
与口译能力。 我当本科生时学俄语，

仅靠看英语读物维系中学英语老底
子， 专业英语能力是在全先生指导
下培养的， 这对我后来治学和参与
各种国际学术交往都甚有益处。 ”

在治学态度上， 全增嘏要求学
生必须严谨、踏实 ，切忌急功近利 、

急于求成， 而他本人便是最好的榜
样。 据学生们回忆，“他讲课总有准
备充分的讲稿， 听他的课就是记一
篇完整的文章。 他写论文更是精益
求精，层层剖析、逻辑性强。 他和夫
人合译狄更斯的小说 《艰难时世》，

往往为获一最佳中译词而争论不
休。 ”哪怕翻译的书出版后，他还要
反复仔细校看并修改。 “文革”后期，

他被安排到 “自然科学哲学翻译
组”，和物理系王福山教授翻译了好
几本高难度的名著，如康德的《自然
通史和天体理论》、梅森的《科学史》

等 。 70年代末 ， 一次和学生谈起
《科学史》， 他说即便已经前前后后
看了20多遍， 书出版后也还是不太
满意。 正如黄颂杰所说， “全先生
满肚子的学问 ， 可是他不动声色 ，

不愿意流露。 他讨厌卖弄学问， 炫
耀自夸， 也反对读书求快而不求甚
解， 更反对不懂装懂。 这是他们那
一辈许多学者共同的特点， 不过在
全先生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和典
型。” （黄颂杰 ， 《百年复旦哲学

园地的园丁》）

“文革 ”中 ，学生们原定的毕业
论文选题不得已 “转向 ”，全增嘏的
研究生教育被当成“修正主义”教育
路线的典型。 “文革”结束后，全增嘏
的身体每况愈下， 加之夫人在 “文
革”中离世的心理打击，还未将他深
厚的学识发挥出来， 还未来得及指
导新进的博士研究生， 全增嘏便于
1984年与世长辞。

然而， 那段追随老师学习的不
长的光阴，还是在黄颂杰和姚介厚
身上留下了终生的烙印。正是起步
于老师的启迪，姚介厚后来回归古
希腊哲学 ，将其作为自己毕生的重
点研究方向 。 在2005年出版的 《西
方哲学史 ： 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

的后记中， 他动情地写道：“年迈花
甲，终于完成此书写作时，心中不禁
涌起缅怀导师全增嘏教授的感恩之
情……先师仙逝已逾20年， 此书虽
非硕果，也是献给他的一瓣心香。 ”

而对于复旦西方哲学学科这块园
地， 全增嘏当年播下并辛勤浇灌的
种子，也早已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如
今，这里已然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全增嘏代表作一览

■本报记者 ?瑜

全增嘏： 哲学研究要贯通古今中外

《西方哲学史》
《西洋哲学小史|?宙

发展史概论》 《艰难时世》

◆创刊于1935年的《天下月刊》是首份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面向

世界发行的全?文刊物。 其编辑部集结了一大批留学?美名校

的回国青年才俊，与全增嘏共事的有吴经熊、温源宁、林语堂、邵

洵美、姚莘农、钱锺书等人。在近代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都力图

学习西方文化来促进民族崛起与革新， 但他们却以更广阔博大

的文化胸襟，架起了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任 《天下月刊》 编辑】

◆全增嘏贯通古今，现代西方哲学是他一生追踪研究的重点

领域。 1961年，全增嘏以“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

义，在哲学系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系统讲述现代西方哲

学各个流派和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这在当时的高校是绝无

仅有的“首创”。 这门课程在学界影响深远，并由此奠定了复

旦大学西方哲学研究的基础。

【“首创” 现代西方哲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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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增嘏 （1903－1984）， 浙江绍兴人。 1923 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 1925 年获斯坦福大学哲学学士学位。 1928 年获美国

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回国后， 曾任 《天下月刊》 (?文) 编辑， 中国公学、 大同大学等教授。 从 1942 年开始担任复旦大学外

文系教授， 兼任主任， 同时任图书馆馆长。 1956 年， 复旦大学创办哲学系， 他从外文系转到哲学系工作， 历任逻辑学教研室主

任、 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主任等职。 专于西方哲学及西方文学。 著有 《西洋哲学小史》、 《不可知论批

判》， 译有狄更斯 《艰难时世》， 主编 《西方哲学史》 (上、 下册) 等。

【学
术
档
案
】

在中西文化之间
架起一座桥梁

开中国现代西方
哲学教学之先河

培养学生是 “手
工作坊”式的精工细作

◆全增嘏要求学生治学必须严谨、踏实，而他本人便是最好的榜

样。 他和夫人合译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往往为获一最佳中

译词而争论不休。 哪怕翻译的书出版后，他还要反复仔细校看并

修改。 “文革”后期，他被安排到“自然科学哲学翻译组”，翻译了

好几本高难度的名著。 一次和学生谈起《科学史》，他说即便已经

前前后后看了20多遍，书出版后也还是不太满意。

【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

何谓哲学？ 这是学习哲学时一个最基本而又

最不好回答的问题。 在全增嘏看来，哲学是叫我们

受智慧的指导而不要被偏见或权威所支配，因此其

功用是在解放思想，是在改变武断的怪癖，是在保

持人类的好奇心，使他们求知，以尽自己的天职。

对于从古到今的哲学发展史，全增嘏从不偏

废哪一段。 学生姚介厚曾将他的哲学思想概括为

“贯通古今，古为今用”，在他那里，西方哲学史是

前后继承与变革、 交叠互为影响的有机思想整

体。 其中，他特别强调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之

根，他非常爱读柏拉图对话；而现代西方哲学更

是他一生追踪研究的重点领域。

贯通古今，古为今用


